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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51 期【2007 年 4 月】 

 

內觀雜誌第 51 期 
 

【本期重點】：無我和空性；阿姜曼傳中的一些禪相。 

 

第 51 期內容文摘： 

 

（1）無我和空性五講 

（2）阿姜曼傳中的一些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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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和空性第一講 

 

破神我、離蘊我 
 

林崇安 

 

○宇宙中普遍的真理一直存在著，這種普遍的真理稱作「正法」。 

○走在正法的道路上，不外是累積福德和智慧資糧，此中包含止和觀。 

○止和觀的資糧來自聞、思、修；也就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

作意、法隨法行。 

○觀的資糧是從正見開始，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無我和空性的義理。 

○經由如理思惟，了知生死輪迴的過患，次應認識「我執」為其根本。

為斷我執，須求能斷的正確方法，於「無我正見」獲得決定，而後於

彼義數數修習，這是菩提道的必經部分。 

 

【論據】（入中論頌） 

 

外計受者常法我，無德無作非作者，依彼少少差別義，諸外道類成多

派。 

如石女兒不生故，彼所計我皆非有，此亦非是我執依，不許世俗中有

此。 

 

【解說神我】 

數論派的一些重要主張： 

（1）將一切所知分為廿五諦：1 神我（我、士夫），2 根本自性（主），

3 大（覺知），4 慢，5-9 五唯，10-20 十—根，和 21-25 五大種。五唯

是：色、聲、香、味、觸。十一根是：五覺根、五作根（五身根）和

意根。五覺根是：眼、耳、鼻、舌和皮膚。五作根是：口、手、足、

大、小便道。五大種是：地、水、火、風、空。 

（2）「神我」是（a）能受者：受苦樂等，（b）常法，（c）非變異之

作者，（d）無「喜、憂、暗」之功德，（e）遍一切故而無作用。由彼

神我常時獨立，故名為常。「喜、憂、暗」即「樂、苦、癡」之異名。 

（3）根本自性是能生果者。於何時生果？於「神我」生起欲念時：

當「根本自性」知道「神我」想要享受聲等境，就與神我配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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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現象，供神我受用。 

（4）根本自性生起變化的過程是：從根本自性先產生「大」。大與覺

知二者異名，謂能雙現外境與內我之影像。從大生「慢」。慢分為：

變異慢、喜慢、暗慢。從變異慢生出五唯（色、聲、香、味、觸）。

從喜慢生出十一根。再從五唯生出五大種。耳等五根由意加持，攝取

聲等五境，覺知而起貪著；神我思惟覺知所著之義，便生起欲念來受

用諸境。眾生不瞭解各種現象是根本自性變化出來的，所以才會輪廻。 

（5）有一天，瑜伽者聽聞師長的口訣，依口訣生起定解：「這些現象

只是根本自性的變化而已」，於是逐漸脫離對外境的貪著，觀察諸境

的過患，遠離諸欲，修習靜慮。依止靜慮產生天眼通，接著以天眼去

觀察根本自性。當根本自性被天眼看到的時候，宛如被正妻發現的情

婦，含羞地將各種變化的現象收攝入根本自性中，脫離神我。這時，

在瑜伽者的心上，一切世俗的顯現都消失了，神我不再受用外境而獨

存，名曰解脫。 

 

【破神我】 

（1）外道各派所計之「神我」，是一種「離蘊我」，中觀師立出論式

來破： 

外道各派所計之我，應於真實性非有，因為無生故。喻如石女兒。 

外道各派所計之我，應非俱生我執之所依，因為無生故。喻如石女兒。 

（2）離蘊外無體性相異之神我。此神我和蘊全無關係，修此枉費功

夫。（3）中觀師所說的人我執之「所依」是蘊所組合的「我」或人（補

特伽羅），此是無常法。人我執之行相是「人之我」，此是無。而外道

各派所計之神我，不但於勝義無，於世俗中亦無。 

說明： 

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擔憂的「對象」，好像是外在的親人、事業等，

其實追究下去我們真正擔憂的是「自己的身心所組成的我」，這就是

人我執之「所依」，這才是禪修的真正對象（所依、所緣），而不是神

我。我們的潛意識裡覺得，自己身、心背後好像有一獨立自存的我，

稱作「常一自在的我」，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把自己的「我」視同

主人，把自己的身和心視同僕人來指揮使用，此種我其實就是「離蘊

我」。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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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行等培養出「止」。 

由聞、思等培養出「無我正見」，進而修觀，先破除「離蘊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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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和空性第二講 

破即蘊我 
 

林崇安 

 

【解說「即蘊我」】 

 

由離諸蘊無我故，我見所緣唯是蘊。 

有計我見依五蘊，有者唯計依一心。 

 

（1）犢子部認為，我見的所緣唯是「蘊」，我執也是從五蘊生起，所

以主張「五蘊是我」，並以佛陀在《阿含經》中的教導為證： 

「一切沙門、婆羅門，想『我啊』而隨見者，一切隨見唯此五取蘊。」 

（2）犢子部中有一別派則主張「一心為我」，並以《阿含經》為證： 

「我自為依怙，更有誰為依，由善調伏我，智者得生天。」和「應善

調伏心，心調能引樂。」 

 

【破「即蘊我」】 

 

若謂五蘊即是我，由蘊多故我應多。 

其我復應成實質，我見緣物應非倒。 

 

（1）若謂五蘊即是我，由蘊多故，一人亦應有多我。 

（2）若謂心是我，由眼識、耳識等的差別，或由前後一一刹那有多

識生滅的差別，有多識故我亦應多。 

 

般涅槃時我定斷，般涅槃前諸刹那， 

生滅無作故無果，他所造業餘受果。 

實一相續無過者，前已觀察說其失。 

故蘊與心皆非我。世有邊等無記故。 

 

（3）若蘊是我，則無餘依般涅槃時，由五蘊斷故，我亦決定應斷。

佛應說「世間是有邊」及「如來死後非有」，然佛不記。 

（4）五蘊刹那生滅，我亦應刹那以自性各別生滅，佛陀在經中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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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於爾時為頂生王」因為彼時的我，其身已滅，現在非有故；

因為離彼前我，別有以自性異的我，受此生故。 

（5）若前後刹那以自性異，則我與業果亦應無關係。 

 

若汝瑜伽見無我，爾時定見無諸法。 

若謂爾時離常我，則汝心蘊非是我。 

 

（6）瑜伽師現見無我時，見無有「蘊等」便名見無我。瑜伽師現見

無我時，應成不通達色等的真實性，於色等有實執運轉，將生貪等煩

惱。 

○中觀師於體證「無我」時雖也是無「五蘊或內心」，但還有「真實

性」作為體證的對象。 

 

若謂佛說蘊是我，故許諸蘊為我者， 

彼唯破除離蘊我，餘經說色非我故。 

 

（7）犢子師說：我等以聖教為量，因為佛說：「一切沙門、婆羅門，

想『我啊』而隨見者，一切隨見唯此五取蘊。」此處說蘊是我。 

答：佛對許「離蘊我」者，以「唯此五取蘊」來破。 

 

由餘經說色非我，受想諸行皆非我， 

說識亦非是我故，略標非許蘊為我。 

 

犢子師問：由何知彼是破「離蘊我」而非說蘊是我耶？ 

答：由餘經說：「色非是我，受、想、行、識亦非是我」。 

中觀師認為我執的所緣是「我」。「唯見諸蘊」，是指緣於依蘊假立的

我。 

 

若謂是形色乃有。汝應唯說色是我， 

心等諸聚應非我，彼等非有形狀故。 

 

（8）犢子師說：唯輪等堆積猶非是車，要輪等堆積，具足特殊車形，

方名為車。如是有情身中色等諸蘊的形狀方是我。 

答：形狀唯色法乃有，汝犢子師應唯說色法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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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犢子師所說的心、心所等諸聚，應不是我，因為彼心心所等非有形

故。 

經說「無作者，有業有報」，當知是破「自性有的作者」，非破「名言

支分假立的我」。 

 

佛說依於地水火，風識空等六種界， 

及依眼等六觸處，假名安立以為我， 

說依心心所立我，故非彼等即是我， 

彼等積聚亦非我，故彼非是我執境。 

 

○中觀應成師主張「我」是依蘊聚而安立，故無實質，是假有，依據

《阿含經》中的教導：「有五種法唯名、唯言、唯是假立，謂過去時、

未來時、虛空、涅槃、人。」 

○五蘊若總、若別，及離五蘊，皆不是我見的所緣，我見的所緣是

「人」。依此道理，瑜伽師見「我」是自性無，亦知「我所」是自性

無，即能斷除一切有為生死繫縛，不受後有而得涅槃。 

○犢子部未知「我及人等，唯由名言增上假立」，要尋求假立義有所

得乃能安立，如是主張「五蘊或內心」為我，成為「自性有的我」。

應成師主張「唯由假名安立」，不主張「要尋求假立義乃能安立」，則

無彼失。 

 

【實踐】 

由經行等培養出「止」。 

由聞、思等培養出「無我正見」，進而修觀，破除「即蘊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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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和空性第三講 

 

破實質有的我 
 

林崇安 

 

【說明實質有的我】 

實質有：有實質的材料。 

人實質有＝實質有的我＝補特伽羅實質有。 

人自立實質有＝自立實質有的我＝補特伽羅自立實質有。 

（1）人們從小到大隱隱約約覺得有一個自立自足的「我」，儘管身體

變了、觀念變了，總覺得這個我是不變的，一方面覺得這個我不是身

和心本身，一方面覺得這個我也不是離開身心之外獨存。這個我，有

時稱作「非即蘊、非離蘊我」，又稱作「不可言說我」。這個自立自足

的「我」，也是一實質有的東西，通稱作「自立實質有的我」。 

犢子部認為每一眾生都有這一「自立實質有的我」，但是佛教的其他

宗派都否定這一個我。 

（2）就像瓶子、柱子的質料或材料是「微塵」或地、水、火、風四

大，犢子部認為這些獨立的「微塵」或地、水、火、風便是實質有的

東西。 

 

【入中論上所說】 

犢子部所主張的「實質有的我」： 

（1）我與諸蘊不是相異的性質，因為離開諸蘊之外無有我之故；我

也不是具蘊的自性，因為若是則我應有生有滅故。所以「我」與「五

蘊」於一的性質性、異的性質都不可說。 

（2）同理，我於「常、無常」也不可說。 

（3）我是實質有，因為是善惡二業的能作者，是苦、樂二果的能受

者故；是繫縛於生死者，也是涅槃時的解脫者故。 

（4）此我是六識的「所知」。 

（5）此我是我執的「所緣」。 

探究：如果我和諸蘊是一，我若把一個器官移植給別人後，別人身上

就又有一個我，我應成二個人。如果我和諸蘊是一，我若改惡向善或

由凡入聖，前後心態完全不同，我應成二個人，但在世俗上人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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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前後是一個人。所以，我和諸蘊應不是一；另一方面，離開諸蘊

也沒有我。有的犢子師因而主張：我是「非即蘊、非離蘊」的「不可

說我」；並認為此我是實質有，因為是惡業和善業的能作者，是苦果

和樂果的能受者，是流轉生死者，也是涅槃解脫者故。 

 

【入中論上駁斥實質有的我】 

（1）我是實質有，應不合理，如同不可同意「心」與「色」是一性、

異性的不可說；若我是實質有，則應如同「心」不是一性或異性都不

可說。 

（2）所以，「不可說者」應不是實質有。 

（3）所以，我與諸蘊應不是一性、也不是異性的「假有」。 

假有＝假名有＝安立有＝施設有。 

（4）所以，我不是實質有，我是假有。 

 

【實踐】 

由經行等培養出「止」。 

由聞、思等培養出無我正見，進而修觀，破除「離蘊我、即蘊我、實

質有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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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和空性第四講 

 

破真實有和自性有 
 

林崇安 

 

一、中觀宗自續派的幻事喻 
 

《密意疏》說：「欲知何為『以心增上安立』或『不以心增上安立』

為有，由彼幻喻即易於了知。如幻師變木石等為象馬，即彼（a）幻

師與（b）眼識迷惑的觀者及（c）眼識未迷者的三人中：（a）初（幻

師）唯見為象馬，而不執為象馬。（b）第二類人（眼識迷惑的觀者），

既見且執。（c）第三類人（眼識未迷者），象馬的執、見俱無。」 

又說：「如同眼識迷惑的觀者，諸有情類見內外諸法顯為『真實有』，

不是於心顯現增上所安立，而是於諸法的住理中有，如是執，是無始

傳來的『俱生實執』。……不是於心顯或以心增上安立，而是於事義

的住理中有，即是真實有、勝義有、真正有；若執彼，即是俱生實執。」 

《密意疏》評說：「此自續派所安立者，若以應成派觀之，則彼執所

破之心，猶覺太粗，仍不是『最細的俱生實執』。」 

 

（1）此處出現自續派所說的「以心增上安立」、「真實有」、「俱生實

執」。 

（2）「若時生起根本無分別智，一切二顯於彼皆滅，此如眼識未迷者

之於諸幻相，見、執二者俱無。」喻指前之（c）第三類人執見俱無。 

（3）因為自續派主張一切法是從自方存在，所以自續派的「俱生實

執」不是「最細的俱生實執」，可歸屬於應成派的「粗品法我執」。 

說明： 

（1）禪宗的證悟前後三時期： 

（a）悟前見山是山： 

（b）見山不是山：色即是空 

（c）悟後見山又是山：空即是色，色不異，空不異色 

（a）是相對於上述的第二類人（眼識迷惑的觀者），（b）是相對於

上述的第三類人（眼識未迷者），（c）是相對於上述的第一類的幻師。 

（2）如何理解「以心增上安立」和「不是真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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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師見象馬，知道是以心增上安立，知道不是真實有，不會執為真實

有。同樣，開悟者悟後見山又是山，覺得山是以心增上安立，不執為

山是真實有。 

 

二、中觀宗應成派的繩蛇喻 

 

《密意疏》說：「如同於繩上安立為蛇，由彼之雜色盤伏與蛇相似，

若於境不明而現，便於彼繩起『此為蛇』之想。爾時，繩的總體與一

分，都無少分可作為蛇的事例，故彼蛇『唯以分別安立』。」 

 

說明： 

（1）「於境不明」，表示觀察時對所觀察的對象有所干擾，因而不能

觀察到純客觀的結果，今經由干擾把繩觀為蛇。這一譬喻的重點，不

只是「錯覺」，而是「觀察時會干擾到對象」。 

（2）「唯以分別安立」，表示對對象觀察透過分別心找出「性質」「定

義」，一旦找出，就已經限制了對象的性質、定義，與實際的對象必

有微細的差異，也就是干擾了對象，因而這對象必是不以自性有、不

以自相有。由於性質、定義的限定，不能完全符合對象，對對象本身

的真貌反而變成一種干預。如某人你認定他的個性如何如何，這已經

經由觀察干擾到他的實際的個性，所以所得的個性如何如何，必與實

際不能完全一致。 

 

三、以科學的色盤喻來說明 

 

今以旋轉的三色盤作譬喻來說明。三色盤（紅色、綠色和藍色）

快速旋轉時就呈現出白色的圓盤。針對這一現象，可以配合佛教不同

的宗派思想，作不同層次的解說： 

（1a）有的人認為靜止的色盤中的紅色、綠色和藍色各有各的質料，

各有其實質，而旋轉的白盤的白色也是「實質有」。例子：犢子師有

「實質有」的執著。 

（1b）有的人認為靜止的色盤中的紅色、綠色和藍色各有各的質料，

各有其實質，而旋轉的白盤的白色，則不是「實質有」而是「假有」，

認為假必依實。例子：有部師、經部師、唯識師、自續師對白盤沒有

「實質有」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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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盤上安立白盤，白盤是實質有空。 

在身心上安立人，人是自立實質有空＝人無我。 

說明： 

粗的緣起觀：只知道白盤的白色是由旋轉色盤而產生，不知道白色是

由「視覺暫留」所產生。 

（1c）有的人認為白盤不是「實質有」而是「假有」，同理推知，色

盤的紅色、綠色和藍色也不是「實質有」而是「假有」，認為假依於

假。例子：應成師沒有「實質有」的執著。 

在色盤上安立白盤，白盤是實質有空。 

○在身心上安立人，人是自立實質有空＝應成師的粗品人無我。 

（1d）有的人認為所取的白盤和能取的心是「同一質料」，心外無白

盤，同理，心外無色盤。例子：唯識師沒有「心外有境」的執著。＞

二取空。 

○在色盤上安立白盤，白盤和能取的心是「同一質料」，心外無白盤

＝所取的白盤和能取的心二取空＝應成師的粗品法無我。 

（2a）有的人認為白盤是「真實有」，色盤也是「真實有」，以為觀察

到的現象（白盤、色盤）和觀察者無關（不是以心增上安立、不是分

別安立），認為白色不是來自觀察者的「視覺暫留」，是色盤本身旋轉

後本具的性質。例子：犢子師、有部師、經部師、唯識師都有「真實

有」的執著。 

（2b）有的人認為白盤不是「真實有」，認為觀察時並未影響到對方

（色盤本身），所觀察到的「白盤」，只和觀察者這一方有關，是完全

來自觀察者的「視覺暫留」，所以稱之為「以心增上安立」。同理推知，

色盤的「各色」，其組成的各色也不是「真實有」，因為其內各色也可

再分解下去，也是「以心增上安立」。例子：自續師、應成師沒有「真

實有」的執著。 

諸法以心增上安立＝應成師的粗品法無我。 

○在色盤上安立白盤，白盤以心增上安立＝白盤不是真實有＝應成師

的粗品法無我。 

說明： 

細的緣起觀：知道白盤的白色是由旋轉色盤而產生，也知道白色是由

「視覺暫留」所產生，但不知道觀測時白盤有受到觀測的撞擊而不是

純客觀的存在。 

（3a）有的人認為「白盤本身」不受觀測者影響，有從自方存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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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一純客觀的對象，是從自方存在，是「自性有」。同理推知，「色

盤本身」也是從自方存在，是自性有。例子：犢子師、有部師、經部

師、唯識師、自續師都有「自性有」的執著。 

（3b）有的人認為「白盤本身」必受觀測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

沒有純客觀，沒有從自方存在的性質，是「唯以分別安立」，不是從

自方存在，是「自性空」。同理推知，「色盤本身」也不是從自方存在，

是「自性空」。例子：應成師沒有「自性有」的執著。 

說明： 

如何理解「唯以分別安立」和「不是自性有」？ 

體證真理後知道，白盤等萬物必受觀測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沒

有純客觀，因而平常所看白盤等萬物都是「唯以分別安立」和「不是

自性有」。 

○在色盤上安立白盤，白盤唯以分別安立＝白盤不是從自方存在＝白

盤自性空＝白盤不是純客觀＝應成師的細品法無我。 

○在身心上安立人，人唯以分別安立＝人不是從自方存在＝人自性空

＝人不是純客觀＝應成師的細品人無我。 

諸法唯以分別安立＝應成師的細品法無我。 

說明： 

最細的緣起觀：知道白盤的白色是由旋轉色盤而產生，也知道白色是

由「視覺暫留」所產生，也知道觀測時白盤有受到觀測的撞擊而不是

純客觀的存在。 

 

四、結語 

 

諸法是「從自方存在」或「不是從自方存在」是二種不同的觀點，

誰是誰非，今日只有靠科學實驗來檢驗，別無他法。結果，科學支持

後者，認為觀察者必會影響被觀察者，沒有純客觀的存在。 

 

【實踐】 

1 由經行等培養出「止」。 

2 由聞、思等培養出無我正見，釐清「離蘊我、即蘊我、實質有的我、

真實有的我、自性有的我」。 

3 進而以止修觀，達成止觀雙運，生起根本無分別智，現觀自性空，

從根破除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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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和空性第五講 

 

中觀宗應成派的無我和空性 
 

林崇安 

 

色盤喻：以三色盤（紅色、綠色和藍色）作譬喻，三色盤快速旋轉時

就呈現出白色的圓盤。 

 

（一）第一層次 
 

○譬喻：觀察出白盤不是「實質有」而是「假有」：白盤是依於旋轉

的盤面而安立，同理推知，色盤的紅色、綠色和藍色也不是「實質有」

而是「假有」，假依於假。白盤、色盤都是「實質有空」。 

○法義：觀察出人不是「實質有」而是「假有」，人是依於身心五蘊

而安立。假有的人是依於假有的五蘊而安立。人不是自己獨立的實質

有，稱之為「人自立實質有空」＝應成師的「粗品人無我」。 

 

（二）第二層次 
 

○譬喻：觀察出所安立的白盤不是「真實有」：白盤是表裡不合一，

是來自觀察者的「視覺暫留」，這種主觀的加入，稱之為「以心增上

安立」。同理推知，色盤的各色也不是「真實有」，也是「以心增上安

立」。 

○法義：觀察出所安立的人不是「真實有」：人是表裡不合一，是來

自觀察者的「以心增上安立」。同理觀察出所安立的身心五蘊，也是

「以心增上安立」，也是表裡不合一，不是真實有，是真實有空（諦

空）＝應成師的「粗品法無我」。 

 

（三）第三層次 
 

○譬喻：觀察出所安立的白盤不是「從自方存在」：除了表裡不合一，

還必受觀測的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沒有純客觀，沒有從自方存

在的性質，是「唯以分別安立」，是「自性空」。同理推知，所安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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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盤也不是從自方存在，是「自性空」。 

○法義：觀察出所安立的「人」不是「從自方存在」：除了表裡不合

一，還必受觀測的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沒有純客觀，沒有從自

方存在的性質，是「唯以分別安立」，稱之為「人自性空」＝應成師

的「細品人無我」。 

○法義：觀察出所安立的「五蘊」不是「從自方存在」：除了表裡不

合一，還必受觀測的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沒有純客觀，沒有從

自方存在的性質，是「唯以分別安立」，稱之為「五蘊自性空」＝應

成師的「細品法無我」。 

○譬喻：最細的緣起觀：知道白盤的白色是由旋轉色盤而產生，也知

道白色是由「視覺暫留」所產生，也知道觀測時白盤有受到觀測的撞

擊而不是純客觀的存在。 

○法義：最細的緣起觀：知道人和五蘊是從依安立，也知道人和五蘊

是以心增上安立，也知道觀測時人和五蘊是唯以分別安立，必受到觀

測的影響而不是純客觀的存在。 

今日科學實驗，確定觀察者必會影響被觀察者，沒有純客觀的存

在。 

 

【實踐】 

1 由經行等培養出「止」。 

2 由聞、思等培養出無我正見，釐清「離蘊我、即蘊我、實質有的我、

真實有的我、自性有的我」。 

3 進而以止修觀，達成止觀雙運，生起根本無分別智，現觀自性空，

從根破除無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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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曼傳中的一些禪相 
 

說明：以下摘錄自「尊者阿迦曼傳」，並依英譯本略改。 

【細察禪相】 

每當比丘和沙彌們開發出一種特殊的直覺，不論是關於內在的開發或

是外在的環境，尊者阿姜曼就會給與特別的、個別的關注，並會叫他

們到他的住處，在他明察秋毫的眼力之下，做個人的查核。每一個修

行者有他自己的性向和秉賦，因此結果也有不同。然而，共同的是什

麼？是安詳的寧靜。有些人牽涉到外在的事件中，例如看到鬼魂和惡

魔趨近來，諸天神祇的視察，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動物或人的屍體，他

們自己的身體沒有生命地躺在那裡‥‥等等。  

對於這些沒有經驗，剛剛才達到內在寧靜這個程度的修行者而言，那

是不可能適當地去處理這些禪相的。況且，他們之中也沒有人能知

道，它們之中何者是虛假的或幻想的，或它們之中何者是真實的事

件。當一個修行者缺乏自我細察力或是分辨這些禪相的能力時，他成

為自我催眠的犧牲者，把他所見的所有禪相都視為真實的。這對於他

的進步是嚴重的傷害。事實上，有過這種經驗的修行人數目並不多，

或許大約是百分之五吧！但是對於有過這些經驗的人而言，能在良師

的引導和督察之下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他們將會迷路而誤入歧途。 

各種不同的禪相，相對地，有著不同的處理方法。遇到禪相的弟子們，

最後都非常滿意。他們欣喜於他的解說，同時，在他們的修行上也受

到堅定的鼓舞。當那些沒有這種禪相的人，向尊者阿姜曼敘述他們如

何從事修習，而得到內心的寧靜和喜樂時，聽者所得到的鼓舞不亞於

前者。  

有人經由心的隱息（進入三摩地的近分定），曾經遊覽天界數小時。

也有其他人，曾經遊歷到黑暗、悲慘的境界去，悲憫於那些正感受著

他們自己業報苦果的眾生。尚有其他人能夠探訪各種看不見的境界，

並看到那裡生命狀態間的廣大差異。有些人除了能夠體驗鬼魂和惡魔

的拜訪之外，也能體驗諸天神祇的視察。另有些人，由於心意的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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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專注或靜止的程度而享受著喜樂的寧靜。另有些人專注於智慧的

功能，把這些經驗解析至它們原始的狀況。  

【世俗和絕對解脫的尊敬】 

有一次，尊者阿姜曼對佛陀時代的比丘們如何互相尊敬感到好奇。當

他靜坐禪修的時候，在他的定境（禪相）中就出現了佛陀和許多不同

年齡的弟子們，有些頭髮灰白，也有沙彌，大小都有。沒有任何人同

時到達，而是，各人獨自前來或是一個接著一個。誰先到就坐在前面，

至於那些後來的人就按照到達的先後次序入座。一個先到的沙彌就坐

在比丘們的前面，而年長得足以做他們祖父的比丘們，則安詳地坐在

這些年青人的後面，他們這樣做，毫無困窘的樣子。即使佛陀本身，

來遲了，也毫不在意地坐在其他比丘們和沙彌們的後面。  

尊者阿姜曼對佛陀弟子圈內，明顯不按長幼次序的情形感到驚訝，佛

弟子們是以他們的秩序和律儀著名的。過了一會兒，不用佛陀發言解

釋，尊者阿姜曼就瞭解了，這種尊敬只是基於解脫法而已，沒有假設

的或相對的事實包含在裡面。在這個基礎上，沒有關於戒臘的傳統或

社會紀律，那只不過是相對的真實。從佛陀自己起，下至於阿羅漢弟

子們和最小的沙彌們，只有基於絕對純淨的絕對平等。  

當尊者阿姜曼想再知道有關他們之間傳統的尊敬方式時，他面前的佛

陀和阿羅漢弟子們迅速地改變位置。佛陀坐在聚會的前面，而曾經坐

在前面的沙彌，移動到比丘們的後面，然後，全部按照通常所知道的

律儀秩序而坐著。尊者阿姜曼於是明白了，這一定就是佛陀時代，比

丘圈中，尊敬其他比丘的方式。一個阿羅漢比丘要尊敬另一個持守戒

律而戒臘較高的比丘，即使那個比丘仍非阿羅漢。  

這之後，佛陀開示尊者阿姜曼說：「如來的比丘們，是以對彼此的尊

敬和善意為特徵，那是基於榮耀和尊嚴的平等。在一個聚會裡，不論

多大的聚會，如來的比丘們，沒有爭吵或侵犯的態度。一群比丘的聚

集，如果不互相尊敬，或不依照指定來代表我的正法和戒律（正法律）

為師而行，就不能被稱為如來的比丘。他們是虛偽的比丘，只是假裝

成真的而已。相反的，一群比丘的聚集，他們順從地奉行正法和戒律，

就有資格被稱為如來的比丘，不論他們是在那裡剃度的，不管他們是



 18 

誰，屬於什麼階級或國籍。他們全都追隨著如來的腳步，遲早必定達

到痛苦的熄滅。」  

在這簡短的開示之後，佛陀和他的阿羅漢弟子們立即消失，而尊者阿

姜曼深信他所見的事實。 

【衣著的方式】 

每當尊者阿姜曼想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時，即使連靜坐和經行禪修時

的衣著方式，也會由一位阿羅漢弟子為他示範。這位阿羅漢弟子為他

示範穿著和不穿著上衣（僧伽黎）兩種靜坐禪修的方式，他說並沒有

必要穿著上衣。他也顯示僧服的顏色，從杰果樹的樹幹或木心製成的

三種色度的黃褐色染料─淺、中、深。從這件事，很明顯的，尊者阿

姜曼的修習方式，經常由聖弟子們先前所留傳的具體証據所印証著。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修習是正規而無瑕的，它到現代一直是無以倫比

的。  

【阿羅漢弟子逝世的方式】 

當尊者阿姜曼住在青道山洞的時候，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禪相。幾

乎每天晚上，在午夜時分，各種識界的天神就來請他說法，有時只有

一個團體，有時就有兩、三個團體在同一個晚上來到，而他給每一個

團體的個別說法都適合他們的性向和根性。也有一些阿羅漢弟子們來

拜訪他，互相問候致意。偶然地，他們會為他示現他們逝世的方式。

這包括了那些在那個山洞裡逝世和在其它地方逝世者。他們總是用示

範來給他解釋。 

大多數來拜訪他的阿羅漢都會示範他們完全逝世（般涅槃）的方式。

有些在盤腿靜坐的時候逝世，有些則在右脅而臥的時候，另有些則在

經行或站立的時候。然而大多數都在右脅而臥或盤腿靜坐的時候逝

世，只有少數般涅槃的人，由於身體所有機能的停止，悄然地倒下。

但是那些在右臥時進入般涅槃的人則是難以觀察的，因為他們的呼吸

隨著消逝的每一刻變得越來越微細，而他們看起來不像逝世，反而更

像是正在睡覺。另有靜靜地站著，右手放在左手上面置於胸前，閉著

眼睛，過了一會兒，他慢慢地跌落成為坐姿，然後順勢成為臥姿。還

有來回走了大約六、七次，然後慢慢地跌落成為臥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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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的，那些在坐著、站著或走著進入般涅槃者的身體，在他們平

滑地跌落成為臥姿時似乎是沒有重量的，不像堅實的身體，而更像羽

毛了。所有這些阿羅漢就在他面前大約一公尺的地方，示範他們進入

般涅槃的情形。他們都在莊嚴而非常感人的方式下逝世，顯示著沒有

那些通常在凡夫身上出現的痛苦或不安的情形。這些聖賢告別有情世

間的記述當然是很奇特的。  

有三個阿羅漢曾經在此青道山洞內逝世，兩位是在臥著時，第三位是

在經行時。他們也給他示範般涅槃的情形。在示範之前，每位都先說

明以那種特殊方式逝世的理由。尊者阿姜曼說，有許多阿羅漢曾經在

泰國逝世。就所能想起的來說，在清邁省的青道山洞裡有三位，羅布

利城有兩位，在一個叫做大苟的山洞裡有一位，在旁法拉陳（月盤）

山後有一位，在那空那約克城（這是一個廣闊的地區，現在是有著美

麗風景的森林保留區）的高埃區（大山）有一位，另一位在高卡區蓮

潘城的達特浪格寺裡。  

【尊者阿姜曼和弟子之間的關係】 

尊者阿姜曼的身體已經去世很久了，但是在他和那些有「禪相」性向

的弟子之間仍有連繫，就像他仍然活著，因為每當在內觀或禪修上有

個障礙，他就在禪相中出現，給予那個弟子克服那個障礙所必需的任

何開示或忠告，就像阿羅漢弟子曾經出現並開示他一樣。他的開示結

束了，禪相就消逝了，然後就輪到那個弟子去思考他所說的，去克服

那個障礙，沿著正法之道前進。  

對那些從未經歷這種現象的人，這樣的連繫當然像似不可思議的、不

可能的。但是對那些已經有過這種經歷的人和曾經從此受益的人，再

多的爭論和邏輯推理也不能改變事實。這裡必須再重複，只有那些具

有這種性向的弟子才會經歷這個現象，並不是所有的弟子都是這樣。 

【一個未完成的寶塔】 

好幾個晚上，當他在禪修的時候，尊者阿姜曼在他的禪相裡看到一個

小沙彌和一個女孩子，在附近前後走來走去，不能確定他們有什麼用

意，他後來問他們要做什麼？他們回答說他們曾經做過一個寶塔，但

是在尚未完成以前，他們就已經死了。小沙彌就是那個女孩子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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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深情地執著以前的計畫，那就是為什麼他們一直在那個地區附

近徘徊了那麼久。他們事實上並沒有其它深切的痛苦而是被自己的執

著所折磨著，因此才阻礙著他們生到一個較高的境界。  

知道了這些，尊者阿姜曼給他們說法：「憂慮從前是沒有用的，它已

經過去了，而且是無法挽回了，無論我們的希望是多麼熱切，它都不

能成為現在。流連過去只會產生沮喪和失望，未來也是一樣，兩者都

要如實順其自然。只有現在才是必須善加運用的，因為它才是在我們

所能做的能力範圍之內。這個真理應該也適用於寶塔的建築上，」他

說：「如果它能夠順應你們的希望，你們早就能夠完成了。事實是在

它完成以前你們就死了，這就向你們顯示了它的不可能性。現在你們

被自己的遺憾所困擾著，遺憾你們死在它被完成以前。這是你們的第

二個錯誤。而你們時時刻刻的憂慮著它，不顧絕不能完成的事實而想

要完成它，這是你們的第三個錯誤，這三重錯誤的想法，在這裡沒完

沒了。結果，它產生了錯誤的出生和無益的痛苦。所有這些都緣自你

們錯誤的心態，你們為了自己，要改變這錯誤的態度，不要對不可能

的事再存任何希望，這才是明智的。  

「建造一個寶塔的目的是要從中得到功德，絕不是要你們隨身扛著它

的磚塊、石頭或其它的建材。在建造這個寶塔中，屬於你們的是功德

（你們善良的思想和努力），而不是寶塔本身。任何從它得到的功德，

不論是多或少，都是你們合法的財產。為什麼你們要憂慮關於它的磚

塊和石頭？所有做功德的人攜帶的是他們的功德，絕不是磚塊、石頭

或其它他們已經贈送出去的東西。 

就想想建築一座寺院、一條路或一個水塔所奉獻的錢財或其它各種東

西，那些被用來建築或免費地分配的東西，只是用來彰顯功德主之動

機的工具而已，東西本身不是功德，不是天界的快樂或涅槃。一段時

間之後，它們一定會敗壞、腐朽和消失。但是從建築或捐贈中所得的

功德卻保留在那些人們的心裡，那是心意（不是磚塊、石頭或其它的

物質）感受著功德、道、果和涅槃。 

「再也不能從你們未完成的寶塔那裡得到任何東西了。憂慮著它就是

執著於它，縱使你們所執著的是一個功德的來源，執著本身就是一種

不善的心理狀態。結果，你們就被釘在它上面，不能出生到適當的境

界去感受你們的功德果報。如果你們能夠專注於從寶塔所得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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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寶塔本身，你們現在就會藉著你們的功德而到達善處，因為這

是功德本身的特性，它是永久而且不會改變的。這是你們自己的錯

誤，執著於應該放下的事物。你們的遺憾和憂慮是無益的，因為它們

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你們不被自己的執著所延誤的話，你們的功德數量是足以生在一

個較好的境界裡，現在是你們改變心態求生於適當境界的時候了。為

了你們的進昇，專注於現在真實的功德吧！那是很可惜的，你們已經

為自己的進步做了功德，然而又被自己對磚塊和石頭的執著所阻礙

著。這些事物已經阻礙你們的進展好久一段時間了，讓它們走出你們

的心裡，不久你們就自由了。由於你們的功德效力，你們可望生於任

何相應的生存境界。」  

然後尊者阿姜曼跟他們解說五戒，還有遵守五戒的利益（中略）」他

說：「不久，藉著你們的功德，你們就會得到應有的庇護了。」 

說法結束的時候，姊弟都歡喜於法義，並請他授予五戒。他授予五戒

滿足他們的希求，然後他們離去，立即消失了。由於他們從布施和戒

德所獲得的功德，他們出生於一個空居天叫做忉利天，而後來偶然地

回來聽他說法，並表示他們的感激，因為他給了他們有益的忠告。他

們說，就是因為他的教導，他們才能從自己的執著中解脫出來─那曾

經讓他們無用地徘徊於未完成的寶塔。他們現在知道，執著對於心意

的開發是多麼危險，它阻礙著一個人的進步，妨礙著他去感受本來應

有的快樂與安寧。  

【幫助餓鬼和地獄眾生】 

尊者阿姜曼給予各種境界和不同種類的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們的幫

助，是他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尤其是當他住在曠野中的時

候，愈是偏僻和隱密的地方，他們就愈常來訪，來訪的肉眼所看不見

的客人數目也就愈多，他們來親近他，不是為了聽法和詢問就是為了

從危險和痛苦中得到援救。後面這一群包括了餓鬼，他們等著接受由

他們的親戚所分享給他們的功德果報。這些在悲慘境界的餓鬼和眾

生，已經長期等待著去享受由他們的親戚們所做的功德果報，然後迴

向他們，讓他們能夠，至少局部地，解除強烈的痛苦，因為他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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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多麼長久了，那是人間的日曆所不能計量的。同樣的，他們將來

還要受苦多久，也是不能計量的。  

這些在痛苦和悲慘中的眾生，其中能夠來陳述他們的苦境者，經常親

近尊者阿姜曼，請他幫忙轉告他們的親戚們有關他們的痛苦，讓那些

親戚們能夠在做功德的時候，想到他們並將果報迴向他們。但是當尊

者阿姜曼問起他們親戚的名字時，他們所給他的名字，他或那時期的

任何人都完全不認識。他們已經在那些境界裡痛苦了幾百或幾千年

（時間的計算是根據那些境界本身的計時），它的長久是不能以人間

的時間來計算的。即使在他們局部地解除了痛苦而在較少強烈痛苦的

境界中，他們還是在一個不是很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在這樣的境界裡

已經很久了，所以在那個地區追溯不到他們的親戚或子孫後代。這樣

的例子經常可見，而他們就像無主的動物，等待著有人來援救他們。  

也有那些死了不太久的，就可以得到幫助了，知道他們親戚或子孫的

名字，找得到他們住的地方。像這種情況下，尊者阿姜曼會連絡他們

的親戚，告訴他們每次要把功德果報迴向他們已故的親戚。有些情況

下，也能享受到別人非個別的迴向功德果報，他們並不是他們的親戚

（這種情況下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尊者阿姜曼自己，例行將功德果

報迴向一切有情眾生，這迴向遍及所有痛苦中的眾生，除了那些只能

享有自己親戚所迴向的功德果報者之外。  

尊者阿姜曼說，在痛苦中的這些餓鬼和眾生，多得不能計算他們的種

類和數量。他們群集在他的四周並請求他的幫助，比其他任一種類肉

眼所看不見的眾生還要多。換言之，他們就像泰語所說的「透過別人

的鼻孔在呼吸」（就像乞丐）。這就是在人間的時候，未曾做過任何

好事的結果。這是顯示做功德的重要性的一課，不論是用慷慨佈施的

形式或其它的形式。我們都是遊蕩穿梭於生死輪迴的各種生存境界中

的流浪者，那是明智的，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將來準備一些在緊要關頭

的時候要用的資糧，因為我們是自己業力的繼承人而要對它的果報負

責，不論我們將要生於較低或較高的境界，感受任何程度的痛苦或快

樂，都是由於自己的業力。去希望或依靠別人的幫助，就像透過別人

的鼻孔在吸呼。  

當尊者阿姜曼在解釋有關於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和他們各種生存境

界的法義和事實時，一位阿姜尊者，也是他的弟子，提出他的建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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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既然很明顯的，人們不能認清善惡業的果報，因為他們不能像

尊者阿姜曼那樣看到這些肉眼看不見的眾生的境界，那麼尊者阿姜曼

何不把這些向所有的人們解說，讓他們相信業力的果報，因為佛陀和

他的聖弟子們也曾經這麼做？這一來，人們將會感激尊者阿姜曼的努

力，就像他對其他的弟子們所做的一樣。」  

尊者阿姜曼說：「如果我不分青紅皂白地做這樣的啟示，我將會被指

控為瘋狂，提出這項建議的人也是一樣，然後我的其他比丘弟子們也

一樣。佛陀的教義屬於有辨識力的智者，宣說教義是要讓有辨識力的

人們依此修習的。不分青紅皂白地提供這樣（不可思議和不能證明）

的事實給予所有的人們，其結果是弊多於利的。甚至更明顯的事實，

人們在各種環境、傳統和特殊時地的價值意識下，都還常常不知道什

麼可以做和什麼不可以做。雖然法義超越世間的真理，但是當它被運

用於世間時，還是必須謹慎地特別注意到世間的傳統、傾向和其它因

素。  

必須記住，沒有正念控制的智慧是不能產生任何所預期的結果，相反

的，可能造成沒有利益而不是所希望的結果。當然，我們可能不在乎

別人所說的，但是由於缺乏正念的防護，有害的結果將會無可避免地

回到自己身上來，這是不能予以忽視的。關於這些事情的真相是不可

思議的，不能為了讓人們興奮而予以輕率地處理。我們不應該稱讚或

驕傲於這種探討佛教的方法，正確的方法必須是基於智慧 

你知道到底是智者比愚人多，還是愚人比智者多？又是那一種人們才

能夠為後世保守和維護教義？」  

「這是我自己的過失，」那個比丘說：「我希望其他人們知道這些我

以前從未聽別人說過的奇特的真相，我猜想其他人們也會同樣地感

動。我讓自己沖昏了頭，我沒有想到這麼做可能會發生什麼不良後

果，也沒有想到到底是否智者多於愚人或者相反，現在我知道了，愚

人多於智者。例如，在一個村子裡，只有很少的人們瞭解有關戒德或

法義的真理。其餘的人們則不在乎什麼是善惡，也不在乎為什麼他們

會在這裡和他們將會到那裡去。他們只愛尋歡作樂而平白浪費了他們

的生命，那些能夠為後世保守和維護正法的人，必定是那些擁有智慧

和辨識力的人。這在國家事務上和正法事務上都是真確的，其餘的人

們就會因為少數人的播種而得到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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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知道，宗教或正法的事務遠比國家事務來得微妙。它們需要

一種更深的智慧，一種絕不能運用於破壞性目的的智慧，而是一種只

會增進開發和進步的智慧。用八正道來說，這就叫做正見和正志，藉

著它們，一個人的言語和行為就會被塑造和開發出來。  

「正定必須永遠由正見支持著，否則它就會變成所謂的「枯木禪」（什

麼都不知道）。智慧必須做為禪修的基礎，心裡所想到的知識，或是

心意外觸所知道的，或是應該如何處理或評價這些事情或環境─所有

這些都必須用智慧予以分析、評鑑和判斷，以防止自我迷惑。  

「有無限量的知識，內在、外在都有，必須透過禪修的開發才能認知，

這對於那些有意實證和觀察各種事情的人，尤其真確，要防止心意活

動本身的潛能是不可能的。在這兒，就必須召喚智慧予以消化和選

擇，除掉某些事物而保留其它的。 

那些已經出家的人，他們的防護就是正法和戒律，正念和正智則是他

們主要的防衛武器。所有舉動中的正念和正智將時時刻刻地提供他們

安全，因此所有的思想、言語和行為都必須永遠以正念和正智為基

礎，只有它才能保證安全。」 

※每天晚上，有好幾小時，尊者阿姜曼誦經典裡面的章節。其中他經

常誦讀的，例如《初轉法輪經》和《大會經》。在某些清況下，他會

為弟子們翻譯這些經典，而他的翻譯是依照他們實際的情形加以調

適，勝過基於語言學上的意義。它們易於瞭解而在聽眾的心中產生鮮

明的影像。許多人在得知他並沒有很多學術訓練後，不得不驚訝於他

的翻譯能力。他似乎比受過最高水準學術訓練的學者們更能夠翻譯巴

利經文。他每次都能夠立即翻譯任何從經典中所引用的章節，來證實

他的開示。除了翻譯的快速之外，他的語調中流露著從每一個字義的

親身經驗中所產生的勇氣和不動搖的信心。例如經文『 Vata （風）

rukkha （樹）na （非）Pabbato （山岩）』就被生動地翻譯成「風能

吹倒眾樹，使其碎裂，卻不能動搖巨岩。」很可能，引用的經文和它

的翻譯，同步從他的內觀中流出，而不僅是記憶的產物，塞滿外在的

書本知識而已。  

※在公元一九四九年摩伽月（陽曆約在一至二月間）的月圓之日。在

他生病前不久，他做了一次連續四小時的說法（從晚上八點一直到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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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他那晚的摩伽說法是如此的奇妙，儘管時間長得應該會使每一

個人疲累，他的聽眾，尤其是頭陀行比丘弟子們，卻都欣喜得著迷了。

完全地貫注其中，他們都不知道時間的消逝，也不覺得身體的疲倦或

僵硬。他的說法似乎貫穿了三界。 

在他的說法裡，他提到一二五○個阿羅漢弟子，沒有預先的約定而同

時去見佛陀。「那天波提木叉的誦念是由佛陀親自在聖弟子群中完

成，他們都已經達到了究竟的果證。這不像今日在凡夫群中誦念波提

木叉的日子。可嘆的事實是，我們，佛陀的弟子，也是釋迦佛之子，

只是名字和傳統上被稱為如此，而不是由於實質上的內在真實。在那

時候，佛陀的弟子們都全心全意的真誠，因此他們都能體證真理。然

而這時候，我們只喜歡名稱、聲譽和褒獎，而喜歡被吹捧上天，儘管

事實上除了虛偽之外，內在就沒有什麼了，反而由於它的重量和拉力

卻讓我們動彈不得。」    

尊者阿姜曼在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逝世，他就是現代聖弟子之

一。他逝世的事實用來提醒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都要遭受無可避免

的現象─形成後分解，出生後朽壞。身體分解和朽壞以後剩下什麼，

就佛陀或尊者阿姜曼的身體來說，是絕對的智慧、純淨和慈悲。  

骨灰變成舍利子：那些在火葬之後已經得到尊者阿姜曼的骨灰的人，

就把它們帶回去供養起來，視它們為最高崇敬的對象。在火葬後的四

年之中，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然後，有一天，一個萬卡門那慕夫人來到尊者阿姜曼去世的沙口那空

城，在雨期安居之外供養僧服給比丘們，做為功德。由尊者阿姜曼去

世和火葬的蘇達瓦寺的方丈給她一些尊者阿姜曼身體上部的一片骨

頭上取得的骨灰。她帶著這些骨灰回家，想要把它們放入骨灰罈子

裡，那裡頭早就放著她在尊者阿姜曼火葬後次日所得到的骨灰。打開

罈子的時候，她很驚訝地楞住了，因為她從前所得到的骨灰，全部變

成了舍利子（平滑而光澤的顆粒，外觀像砂粒，就像佛陀和其他某些

古代阿羅漢的舍利一般）。她還有另一個裝著他的骨灰的罈子放在她

所擁有的旅館裡，她立刻跑到旅館去，並發現那些骨灰也都變成了舍

利子。在兩個罈子裡，總共有三四四顆。只有很細的骨灰仍保留著灰

狀，但是這些後來也都經歷了相同的變化。這是尊者阿姜曼的骨灰變

成舍利子的第一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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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更多更多尊者阿姜曼的骨灰變成舍利子的事件被任何一個

擁有它們的人報告出來。即使現在仍然偶而會有類似的報告，但是大

多數只被擁有者家族的小圈子裡所知道。這類事件之所以不被廣闊地

知道，是因為如果當那消息被大家知道時，那些擁有舍利子的人卻不

願與那些可能要求索取它們的人分享。人人都視他的舍利子為最稀有

的珍寶。他們相信，任何人對於尊者阿姜曼沒有足夠的功德是絕不會

得到他的舍利子的，或許作者也是其中之一，曾經得到許多他的舍利

子，現在卻沒有一個。  

另外也有一些有關於尊者阿姜曼舍利子的奇異故事，例如二顆變成三

顆的報告，係感應於擁有者熱切的期望，象徵著三寶。在另一個個案

中，一個擁有他的舍利子的人，知道了上面那個例子，也希望他的兩

顆能夠增加，但是它們反而合併成一個！這個人很失望並來看作者請

求說明。作者告訴他，這些舍利子來自同一個根源，它們的數目一個、

二個、三個或更多並不要緊，它們有著同樣的神聖。而兩顆合併成一

顆，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希望更多有什麼用呢？  

尊者阿姜曼的頭髮，每半月剃一次的，當供奉在某處時，也被發現變

成舍利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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